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驿道是古代交通骨架，连通所
有州县治，要求路面宽阔线路直捷，
维修简易，尽可能全天候通行，减少
攀山，减少渡河，以提高效率，降低
劳动强度。从琼崖古驿道中撷取若
干片段，便能体会得到。

琼澄驿道，几乎百水不淹

从琼州府城到西路第一座驿站
——澄迈老城通潮驿，沿线路可以
依次追溯到6个铺舍：二水铺（今头
铺村）、二十里铺（今业里村）、五原
铺（今已废，富教村北）、石山铺（今
北铺村），这四铺在今海口市境内；
然后进入澄迈县的七里铺（今龙吉
村），再到澄迈老城县门铺。根据史
料十里左右一座的铺舍记载，这段
驿道总共约六十里。最迟到宋代，
这条线就已定形，路上唯一较大河
流五源河已架起了桥。民初修公路
几乎完全按驿道老线拓展，直到海
南建省之初都无甚变化。

细看驿道沿线所经，几乎百水不
淹。因为这是澄琼沿海的第一条地
脊，虽不起眼，却很管用，雨再大都从
两旁泄走。

古驿道从府城的府门总铺西
行，沿今忠介路出了城，再沿大路街
向西南行，进入海南师范大学校园
内的黄槐路，再穿龙昆路经城西路、
白水塘路，进入西路第一铺——二
水铺。因为是出城第一铺，所以该
村得名“头铺”。

驿道过五源河后南拐石山，主
要原因是宋代石山地区槟榔产量既

高，质量又好，是全岛赋税重心，社
会发育早，外运通道必须确保，这个
历史状况就一直留存下来。

辅龙山驿道，宋至清未变

儋州的归姜驿也是著名古驿站，
至少与三位宋代名人有关。《琼台志》
载“辅龙山，在州治东北六十里谭乐
都抱社村。宋赵鼎南迁经此，以为亦
州治之主山松林之辅，故题曰辅龙。
俗因村呼为抱社岭”；万历《儋州志》
载“宋胡铨《赋辅龙山》诗……”；宋诗
人杨万里住宿归姜，亦留下诗：“岚气
秋还热，归姜晚暂栖。云随一海去，
日在万山西。密树通泉过，荒林使径
迷。登高发长叹，清世说生黎。”

归姜驿是西入儋州第一驿，明
代弘治年间被革。史上的“抱社村”
即今西线高速新盈立交以东一公里
处的抱舍老村，村南十里有抱舍新
村。辅龙山是一座缓坡大土山，今
名大王岭，海拔187米的主峰正位
于新老两个抱舍村之间。

辅龙山既是儋、临界山，又是杨
桥江与文澜江水系的分水岭，仅比
儋州北部主山松林岭略低，山体延
绵，以玄武岩砖红壤为主，土层深
厚。唐宋间广阔丘陵多系森林，泉
水山溪丰富。驿道从临高县西南
行，经波莲镇后缓慢抬升进入辅龙
山，在150米左右的山肩位置抱舍
老村设归姜驿，旁边是举目可见的
小山“将军山”，然后拐往西北缓坡
下山，在光村镇政府以南过榕桥江。

这段归姜驿道的绕行，曾是一

个谜。原来，辅龙山地盾，就像南北
略长的一只大鳖，方圆各有三十
里。但“鳖壳”不规整，而是分成十
瓣八瓣山梁的正常山势，每瓣山梁
都自然产生丘沟溪水，形成分隔。
暴雨时山洪暴发，越近山脚洪水越
大，越近坡顶水流越小，冲刷越轻。
地表径流越大，人们横跨就越困难。

因此，驿道攀上山肩，尽管有所
绕远，却是无需桥渡而四季安全的
线路，也是付出行走代价最小、维修
要求最低的线路。难怪这段驿道自
从宋代定线以后，一直不改。今天，
从S211省道的和熏村附近通往老
抱舍村和新盈农场的X304县道，仍
基本沿袭了古驿线路。

南渡之设，少渡一河

东线驿道首先要渡过南渡江天
堑，迤逦进入东路第一驿，即文昌的
宾宰驿。

沿府城文庄路出东门，过“河口
桥”不远即转向东南，经今河口村、北
冲村到南渡村，由此东渡，抵达东岸
张吴村的东路第一铺——张吴铺。

由于宋代文昌县治在潭豹村，
即明代宾宰驿所在地，所以南渡的
产生及这段东路驿道的形成，应该
大致与宋初府城设立州治同时。正
因这个“南渡”而有了南渡江之名。

南渡村在府城以南约十里。为
什么不直接东行渡江，而要先南行
十里呢？

史料显示：通往东营港的南岳
溪作为出海支流，直到明代依然畅

通，府城东行两条通道在该溪分设
南北两个渡口，即“县东八里”的东
岸渡（清代称渡头渡，今有渡头村）
与本利渡（今椰海大道与琼山大道
丁字路口东北，有本利村），说明该
支流仍很宽大，不能修桥，必须船
渡。至于宋代，这条支流就更宽了。

南渡村—张吴村渡线在南岳溪
分支口的上游，这里渡河就可避免
再渡一次宽阔的南岳溪。古代渡河
成本高、费时长，风险大，而且无法
全天候，所以要尽量减少。

根据专业的水文史勘测，汉代南
岳溪还是南渡江主出海口，两支流
（今迈雅河、道孟河）由宋代畅通入
海、明代逐渐收窄到清代接近淤塞。

宋代、明代驿道渡口设在南渡
村，清代改为在北冲村，都是因地制
宜的明智选择。东路驿道此后经过
的中小河流基本都能架桥，直到万
泉河才需要再次过渡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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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名思义，“广告”就是“广而告之”的
意思。想让更多人关注，声音无疑是最直
接有效的。《诗经·有瞽》中云“箫管备举”，
汉代郑玄解读时加了一句：“箫，编小竹管，
如今卖饧者所吹也。”由此可见，汉代卖饴
糖的已经学会用吹箫管的方式来吸引顾
客，这无疑是一种古老的广告模式了。北
宋时，人称“红杏尚书”的宋祁写诗：“草色
引开盘马地，箫声催暖卖饧天。”由此可见，
吹箫卖糖的传统已经延续到了宋朝，箫声
成了饴糖的代名词了。

中国有句古话叫“酒香不怕巷子深”，不
过也有句话叫“酒香还得勤吆喝”。这两句貌
似对立，实则并行不悖。作为最古老、最本源
的广告形式，口头叫卖一向长盛不衰。通俗
点说，杂货郎摇拨浪鼓，卖油翁敲竹梆，耍猴
的用铜锣开场，这些都是声音类的广告。

宋代商业发达，都市叫卖也是热闹非
凡。据北宋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记载：当
时的京城汴梁，五更天各门市相继开放后，各
路商贩“从城外守门入城卖货，至天明不绝。
更有御街州桥至南内前趁朝卖药及饮食者，
吟叫百端”。“吟叫百端”这四个字，足以想象
当时的热闹场面。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与南宋陆游诗句异曲同工的是，元人王元
鼎作《寒食四首》，其中也有“觉来红日上窗
纱，听街头卖杏花”的词句。卖杏花在文人
看来或许是大雅之举，不过市井中的诸多
叫卖往往更为直白。南宋吴自牧在《梦粱
录》中记载了卖卦者的吆喝：“时运来时，买
田庄，娶老婆。”这广告词直击人心，够功
利。再如明代冯梦龙在《警世通言》里的记
载：“本京瓜子，一分一桶；高邮鸭蛋，半分
一个。”这信息清晰明了，叫卖起来也是朗
朗上口，堪称绝妙好词。

清末时，蔡绳阁在《燕市货声》中记述
了各种吆喝声：如卖画的，“买的买来捎的
捎，都是好纸好原料！东一张，西一张，贴
在屋里亮堂堂”；卖花生的，“脆瓤儿的落花
生啊，芝麻酱的一个味来，抓半儿空的——
多给”；还有各种吃的，“甜酸来哎，豆汁儿
来”“江米果馅来，甑儿糕”“津透了，化透
了，桂花的元宵”“新鲜的果丹皮呀！开口
去恶味呀，一个大钱一张啊”“好吃的梨儿
晒成了干，槟子干、果子干来桃杏干，沙果
干、海棠干来葡萄干”……

时至今日，各种叫卖声仍不绝于耳，不
过有些就不那么中听了。比如录音循环播
放的：“好消息、好消息！本店清仓，一次性
亏本大甩卖，全场10元，样样10元，全部
10元！”如此叫卖，未免让人有些今不如昔
的尴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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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生活中，
广告可谓无处不
在，无论电视、手
机、报刊、杂志，街
头巷尾，高楼大
厦，随时随地都能
看到各种各样的
广告。

作为一种传
统的商业营销模
式，广告不仅盛行
于当代，古代也同
样丰富多彩。

《战国策》中有个故事：有个人在马
市卖马，连卖三天无人光顾。无奈之
下，他找到伯乐，请他到马市看看他的
马，并答应卖出后给予酬谢。次日，伯
乐如约来到马市，“还而视之，去而顾
之”。消息传开，这马立刻以十倍的价
格卖出。这大概就是“名人效应”的最
早案例了。

古代名人喜欢吟诗作对，他们无意
间写下的诗句，一不小心就成了流传千
古的商业软文。如“诗仙”李白的名作
《客中行》：“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
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
他乡。”兰陵美酒本就名气不小，一经李
白点评更是身价倍增。类似的还有杜
牧的名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
杏花村。”就这么一句广告词，让山西汾
酒享受了无尽的红利。

如果说谁是古代最著名的商品代
言人，那北宋苏东坡恐怕是当仁不让的
王者。这位大文豪，一生曾为荔枝、鲈
鱼、羊蝎子等数十种商品代言过，称他
为“广告大王”也不为过。据说，苏东坡
贬谪海南时，见儋州一老妇人油炸的环
饼（又称“寒具”“馓子”）异常美味，却无
人问津，于是题诗一首：“纤手搓来玉色
匀，碧油煎出嫩黄深。夜来春睡知轻
重，压匾佳人缠臂金。”这首名为《寒具》
的诗一经流传，原本默默无闻的街巷小
吃立刻成了“舌尖上的美味”，前来购买
者络绎不绝。

被贬湖北黄州期间，苏东坡写了一
首更为出名的《猪肉颂》：“净洗铛，少著
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
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
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
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在
苏东坡的提倡下，以“东坡肉”为代表的
系列产品由此广为流传。

从这个意义上说，“明星站台”自
古就有，广告效应更是胜过今人，而
这大概就是文学所蕴含的千古魅力
吧。

客观地说，叫卖还属于比较初级的广
告，多见于小商小贩之类的行商。在市面
上，更为常见的是坐商的各种店招如酒
旗、招幌等。据《韩非子》所载：“宋人有酤
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谨，为酒甚美，悬
帜甚高。”其中大意，是说宋人有个卖酒
的，分量足，服务好，酒味美，还懂得宣传，
将“帜”高高地悬挂在酒店外，以吸引来往
行人。这里说的“宋人”，是战国时期的宋
国人，这面“帜”或许是记载最早的酒旗
了。

酒旗又称酒帘、青帜、望子等，是古代
典型的悬帜广告，一向有招引远望之用。
在后世诗词中，酒旗经常被诗人们提及，
如唐朝杜牧的“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
郭酒旗风”，就是酒旗入诗的典型。再如
张籍的《江南曲》：“长干午日沽春酒，高高
酒旗悬江口。”类似景象，都给人以十分生
动的遐想。

当然，要说起最有名的酒幌，莫过于
《水浒传》中景阳冈上的那个，且看：“武松
在路上行了几日……走得肚中饥渴，望见
前面有一个酒店，挑着一面招旗在门前，
上头写着五个字道：‘三碗不过冈’。”这字
数虽少，说的也是实情，想必也有很多人
像武松一样看了大不服气而前去挑战吧？

最能体现古代户外广告的，莫过于北
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在这幅
名画中，仅汴梁东门外的十字街口，就有
各类招牌、横匾、竖标等30余块。如桥头
酒楼挂着“新酒”的酒旗，卖香料的标着

“刘家上色沉檀楝香”，卖绸缎的写着“王
家罗锦匹帛铺”。开医馆的“国医赵太丞
家”，门外还竖着大广告牌，上面写着“治
酒所伤真方集香丸”。

在这幅体现宋朝繁荣场景的长卷中，
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各类酒楼。如虹桥
附近的一家酒楼上，门口石柱有两块大招
牌，分别写着“天之”和“美禄”，楼上横挂
着一面酒旗，表明这里有美酒可售。另外
一家名为“孙羊店”的酒楼，不仅有着豪华
的彩楼欢门，而且还用香灯标出“香醪”的
广告，迎风招展的酒旗上更是大书“孙羊
店”三个大字。类似的酒店装饰门面，无
疑是当时最具标志性的户外广告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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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有关年轻人的“社交
新方式”、一次性“社交图鉴”等
话题热度持续升温，因生产生活
质量的提高，人们越来越关注内
心舒适度，也就更加追求高质量
的社交方式。但其实，“搭子”

“边界感”“钝感力”等社交法则
并非今人专属，古人早就亲测有
效。

比如边界感，这是一种“君
子之交淡如水”的相处之道，即
使是好哥俩好姐妹，也得保持彼
此独立的精神空间，如果其中一
方整日喋喋不休展示自己的“分
享欲”，那可就是“冒犯”了。孔
子最擅长守好界限，曾对弟子泰
伯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
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
则绞。”说明交友千万不能失去
分寸：太过于谦恭会使对方疲于
应对，太过于谨慎会让自己畏
缩，太过于冲动会造成局面失
控，太过于直率则容易刻薄。凡
事都讲一个“不过界”，否则便会
出现棱角向内伤己、向外伤人的
状况。“竹林七贤”中的山涛就因
没有守好边界感而失去了挚友，
他在升官后举荐嵇康代其原职，
却忘了自己这位好友向来不愿
亲近官场，这一职业规划让嵇康
深感冒犯，写下千古名篇《与山
巨源绝交书》表明自己的态度：
我们道不同不相为谋，以后不要
再联系了。

钝感力相对于高敏感人格
来说，在社交中更加放松，说白
了就是心大如海、后知后觉的情
感状态。有道是“心大则万物皆
通”，保持恰到好处的钝感力，便
会少了许多烦心事。唐代文学
家刘禹锡就是个心大的乐天派，
文人做官遭贬斥的不在少数，所
谓“官场失意文场兴”，一个个拿
起笔大倒苦水，但刘禹锡就不过
分自怨自艾，他虽也写诗，却有

“一路被贬一路歌”的开怀心
理。比如写《陋室铭》时，刘禹锡
刚被贬到安徽和州县当一名小
刺史，但他毫不在意，反而执笔
狂书“何陋之有”，还请好友柳宗
元铭刻在自己家大门口。

《红楼梦》中的香菱和小红
也是如此。香菱幼年被拐，长大
后还被薛大傻子和夏金桂欺负，
但她跟没事人似的，“你骂你的，
我学我的诗”，整天闹着黛玉等
姐妹学诗，非常自在。小红按说
出身不错，爹妈都是荣国府管
家，奈何“一个天聋一个地哑”，
女儿是一点儿好没捞到，反而被
宝玉房里的大丫头们嘲讽想“攀
高枝儿”，但小红这边挨完骂，转
头就乐呵呵地替王熙凤传话去
了，并真的靠自己攀上了高枝
儿。所以说，适当的“钝感力”很
必要，心大才能使路越走越宽。

“社交搭子”在古代文人中
很常见，是朋友之间因志趣相合
而联结更加紧密的交友状态。
在诗词圈，白居易和元稹是“写
诗搭子”，无论是政治抱负还是
兴趣爱好都很同频，自此开始了
近三十年的友谊之路。白居易
曾对元稹说“身名同日授，心事
一言知”，元稹死后，白居易在祭
文中痛写：“死生契阔者三十载，
诗歌唱和者九百章。”

在书画圈，文徵明和陈沂是
“书法搭子”，文徵明前半生屡试
不第，终于在53岁时经人举荐
进入翰林院供职，却被人嘲讽
说：“我衙门不是画院，乃容画匠
处此耶？”但陈沂对他关照有加，
外出游玩时总带上文徵明，令文
徵明十分感动。两人也常互赠
诗词书画，文徵明著名的《西苑
诗》帖就是写给陈沂的，还有《次
陈沂忆昔诗四首》《忆昔四首次
陈鲁南韵》等诗、帖怀念对方，深
厚友谊为后世反复称赞。

无论哪种“社交法则”，今人
再新鲜的“热词”“暗语”都能在
古人身上寻到踪迹，因为交友之
道是一脉相承的，贵在与人真诚
和自洽，只有自己和对方都觉舒
适，这段相处才更有意义。


